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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来，琴学仿佛一盏沧
桑明灭的灯火，或隐或显于历史长
河中。有琴学家认为，近三四百年
间是相对的衰落期，乃至“名公卿
以琴名者无一人焉”（杨宗稷）。自
近现代以来，新学兴起、实业日隆，
琴人得以活跃。怡园琴会、晨风庐
琴会、琴尊雅集等组织和活动，推
动了琴学的复兴与发展。

巧合的是，有一床古琴见证
了这几次的活动，并在这些活动
上大放光彩。这床古琴就是落霞
式“龙吟”琴。在1919年的怡园琴
会上，广霞和尚用它演奏了开场
曲《梅花三弄》；在晨风庐琴会时，
广霞和尚又用它演奏了《龙翔
操》；在1936年的“琴尊雅集”活动
上，刘少椿代表广陵琴社，用它演
奏了《樵歌》。名家、名琴、名曲的
匹配不仅使在场的嘉宾如痴如
醉，更成为了后世琴人、雅士们的
向往与怀想。

由《会琴记实》的记载可知，
这床“龙吟”琴曾为休宁（今属安
徽省黄山市）徐卓卿收藏。徐卓
卿属于“广陵派”，刘少椿这床落
霞式“龙吟”琴当或直接或间接得
自其同门师爷徐卓卿先生。再后
来，在张子谦的介绍下，沈草农从
刘少椿处购得此琴，并对其珍爱

有加，甚至将居所改称为“珍霞
阁”，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件
事：

因缘物我悟浮生，偶听龙吟
四座倾。愿共青毡珍世守，敢辞
白发鼓长清。赏音莫讶无常主，
嗜古非关附盛名。但识此中有佳
趣，故应拂拭试新声。

铭文为：
目注形求，明光有美。与古

为徒，落霞差似。轸徽既理，天风
振音。移情海上，名以“龙吟”。

另有一则题记曰：
古越沈子星垣，雅好丝桐，岁

壬子于新安购得此琴，考其形，殆
所谓“落霞”是也。为加整拭安
弦，以抚声振指，轰掣而宏，有若

“龙吟”，遂以此二字名之。属予
制语于背，俾垂不朽云。咸丰三
年秋九武林雪涛氏铭。

沈草农先生后人因陶艺先生
为古琴文化传播之建树，故将龙
吟琴赠与陶艺先生，也成就了一
番琴缘佳话。陶艺先生携琴请多
位古琴专家鉴定，均对“龙吟”琴
给予高度评价：其形制古朴典雅，
线条极富张力，底板微弧的设计
更有利于腔体的振动与音色。其
音色匀净，既厚且润而兼松透，是
难得一见的好琴。 （文/原呈龙）

沧海有龙吟

在叶鹏飞内心里，书法并不是职
业，而是志业。这是我对他的看法。

叶鹏飞平生最大的志愿也是最高
的追求便是：尽情地与笔砚为伴、纯粹
地与艺术偕行，而不要受到世俗的干
扰。幸运的是，职业与兴趣结合，理想
与现实一致，叶鹏飞的机遇为人羡慕。
但他始终清醒地警惕地意识到：莫让自
己的创作职业化、作品行业化、风格专
业化。艺术感觉敏锐的他认同这样一

种关于规律的说法：创作有灵感、作品
有新意、风格有个性，才会不陈腐、不俗
套、不会昙花一现。

这样的认知与态度，叶鹏飞经过了
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他出生于
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颇浓的家庭，父母启
蒙教育最多的是古典诗文。迨其成长，
又次第得本邑耆宿朱松闇、姚墨庵、戴
元俊教诲。他从一开始钻研练习书法，
就摆脱了功利性、低层次、机械化。因
为他当时学的是诗书，书法是附属，有
如昔日读书人的“六艺”之一“书”。事
实上，青年叶鹏飞于诗、文、书、画皆予
涉猎和探索，他没有把这些艺术门类加
以区别细分，而是综合对待，认为都是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非这样难以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与文化。正因为是
自学，又在一群实过其名、真才实学者
的指导下，他躲过了流行的侵袭和时髦
的伤害，终于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修养
全面、气质纯正、趣味高雅、追求精神的
文化传承人。他未必自我意识到这一
点，只是觉得这样做有幸福感、有成就
感，而且理所应当。

在当代，要恢复并加强书写实用性
以期提升其艺术性的催化手段，莫过于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实践。这方面，叶
鹏飞主要是通过诗词创作来完成的。自
童子功起，炼句与临池，对于他来讲就是
并行不悖的训练，甚至前者下的功夫更
多更深。成年后，他已习惯地运用诗词
来抒发感情、表达心境、记录交游、叙述
经历……更重要的是，叶鹏飞自从进入
文博系统从事鉴定、保管古字画工作开
始，他就积极展开书画历史的追寻，以期
为自己对于书法的理念提供依据和支
持。他曾撰有学术专著《阮元、包世臣》，
借清代碑学理论的两座高峰，窥近代碑

帖之争的由来与实质，廓清人们对于碑
和帖的模糊认识与对立观念，在理解碑
帖异同的基础上，提示今人的创作方向
应如何跳出以往的樊篱。他还应文物出
版社之约，撰写《书法与诗词十讲》，开宗
明义地强调书法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
一定要通过富有内容的创作来予以体
现，任何与文化、文学绝缘的书法一定走
不远也走不好。同时，他撰著的绘画研
究专著《常州画派研究》一书，获江苏省
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此著一方面为热衷地方掌故者勾
勒出以恽寿平为象征的常州绘画传承沿
革的脉络，另一方面更是提醒爱好者：绘
画与诗文书法相互促进、相互生发的作
用切莫忽略。

与研究历史相辅，叶鹏飞还致力于
当代书法创作的评论与品鉴，他又写成

《当代书画家论评》等书，其《砚田观照》
一书又获第二届紫金文艺评论一等
奖。从这些评论文章的字面意义上看，
似乎褒多于贬，这并非全因他待人厚
道、注重交情所致。叶鹏飞的立场是建
设重于破坏、组织重于解构、勉励重于
指责；扬人之长，实际上也是惩人之
短。仔细阅读、深入理解他的当代书画
评论文字，就会发现他的立场观点标准
还是相当鲜明和执着的——书法必须
依附于文化。就精神层面而言，书画不
光同源，而且同例。

叶鹏飞写了许多书，但其指向明显
分为两极。一是历史，要让人们知道传
承的链接点在哪里；二是当下，要让人
们知道创作的方向性在哪里。而叶鹏
飞本人的书画创作活动，就是在他一系
列艺术史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发
现，与他写书相对应的书写，也奇妙地
出现了两极：一是汉隶，中规中矩而又

惟妙惟肖的西汉风格的隶书，是他作品
的一个成功样式。既是复述，又是创
造，通过隶书方式在与古人对话、切
磋。二是大草，有形有质而又无拘无束
的晚明风格的草书，同样具有独特的样
式。好之者爱其汪洋恣肆、干湿浓淡，

章法似有似无，情绪或放或收，这实际
上是他独自听从内心的歌唱。

写书，是讲叶鹏飞在书画理论上的
精湛研究与深入探索；书写，是讲其在
书法创作上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
恰好他这三十多年来所完成的志业归

起来也正是此两者，而不应视他为一个
技术型的书家。他将传统文化同书法
观念融会贯通的想法与做法，在当今书
坛、艺坛实际上已具一种有益的参照样
式、一个难以回避的文化现象，我坚持
这样认为。 （文/承公侠）

书写和写书——谈谈叶鹏飞的研究与创作

“龙吟”琴(左)，刘少椿先生用该琴演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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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生于1956年，江苏常
州人。曾任中华诗词学会第三届
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编辑
出版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学
术委员会委员。现为江苏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副
社长。著有《海镜堂诗草》《名家楹
联》《碑学先声》《常州画派研究》

《书法史研究》《砚田观照》《书法创
作与传统文化修养》《谢稚柳艺术
研究》及《中国书法全集（第 76
卷）》等。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内容仅作学术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我在谈到新安画派时，曾论述其
画风的形成是受商人影响。比如，新
安商人喜购倪云林的画，新安画派的
画家则全是以倪云林为法的，当然这
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扬州八怪”的主
流画风形成也和商人有一定关系，扬
州画家作画更自由一些。但任何有成
就的绘画都必备三个基本因素，一是
师传统，二是师造化，三是画家精神
气质的决定因素。任何商人都不能下
令画家朝哪一个方向去努力，但却可
以不自觉地限制他们。举一个最明显
的例子，徽商在黄山附近兴起，那里
的画家师造化就以黄山为主，一时间
全国来黄山的画家皆以画黄山为主，
为了表现黄山，光学倪云林的画法不
够用，就要创造新的技法。盐商在扬
州兴起，全国的画家师造化就以扬州
遍见的花竹兰菊为主，扬州少大山奇
峰，山水画也便减少。

严格地说，扬州并没有一个画派，
各家有各家的画风，并不一致。但总
的来看，扬州画坛上还有一个主流画
风、一个大概的精神状态。为了论述
简便，姑且以其主流画风为主进行研
究。主流画风即是被人称为“扬州八
怪”的郑板桥、汪士慎、罗聘、高翔、高
凤翰等人的画风，虽各具面貌，然皆

纵横排列，飞动疾速，三笔五笔，散漫
不经。其艺术水平并非极高，但皆呈
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显示出生动活泼
和不受绳规的气息，和当时笼罩画坛
的“ 四 王 ”死 气 沉 沉 的 画 风 截 然 相
反。“八怪”的画生机勃勃，反映了 18
世纪的市民思想和市民意识，强烈表
现自我，突出个性的解放，这是扬州
以商业经济为主的市民思想的大显
露。和“八怪”同时，寄居在扬州盐商
之家的全祖望、戴震等学者也都是强
调个性解放的。戴震更指斥“义理”
障蔽了“人欲”，指出“遏欲之害，甚于
防川”，公开提倡“彰人欲”，也就是个
性解放，强调自我。所以“八怪”这种
生机勃勃画风，正是扬州这个生机勃
勃的商业城市之折射。

再谈谈师法传统吧。
“扬州八怪”的画，师传统主要是

师近传统，即清初在扬州画坛上有成
就的画家的传统。主要是石涛。石涛
就是坚决反对当时泥古不化、死气沉
沉画风的主要人物，他的画作充盈着
戛戛独造与勃勃生机。石涛早期画山
水，后来兼画竹石、花果，只要把石涛
的竹石花卉和“扬州八怪”的竹石花
卉画一比较，其师承关系一目了然，
尤其是罗聘的竹和石涛的竹几无二

致。“扬州八怪”几乎都是服膺石涛
的，金农、李方膺、李鱓、高凤翰、郑板
桥等人皆一而再、再而三地称道石
涛。郑板桥不但称道石涛，而且还对
石涛的美学思想颇有研究，对石涛思
想中的“师其心不师其迹”“师其心不
在迹象间”等也有更详细的阐述。“八
怪”之一的高翔是石涛的朋友，石涛
死 后 ，高 翔 每 年 为 之 扫 墓 ，至 死 弗
辍。如此深厚的关系，在艺术风格上
是会有感染的。

石涛的画、石涛的绘画思想对“扬
州八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其次是查士标。查士标晚年居扬
州，死于扬州，葬于扬州。查士标的
画早期属新安画派，后期，他“故乡乱
后莫言家，南北浮踪度岁华”，散漫、
动居的生活改变了他的画风。他后期
的画以动和散为主要特色，史书称其

“风神懒散”。他的山水画也有些花
鸟画化，山石、林木高度概括，又流动
风散。“扬州八怪”提到查士标的人虽
然不多（查死于 1698 年，“八怪”当时
只是孩子），但他的画风“润物细无
声”，对“扬州八怪”也产生了实际影
响，从他们的画迹中很容易看出来。

很多国外学者把石涛、查士标都
算作“扬州八怪”，虽不严谨，但似乎

也有一些道理。石涛、查士标原都属
新安画派，为什么到了扬州？原因是
扬州商业繁荣，是盐商把他们带到了
扬州。他们在扬州扎根形成了“扬州
八怪”的画风。

“扬州八怪”的画另一个特点是几
乎每一幅画上都有长题，或诗或文。
款题图画，始自苏、米，至元而大盛。
到了“扬州八怪”，可谓极尽之能事。
如果说“扬州八怪”有高于其他画派的
突出成就，那就是他们的诗。“八怪”每
人都有诗文集遗世，如按 15家论，只有
杨法和闵贞无诗集，所以一般论者也
不把这两家列入“八怪”之中。其他 13
家均有诗文集，其中有两家诗文集已
佚，至今尚可见有 11家，而且金农一家
便有 15集。其中郑板桥、金冬心在文
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李方膺、李鱓
的诗散失甚多，其诗清新自然、生动流
丽，才气不在郑、金之下。

“八怪”善诗，画上必题诗，其根源
和盐商不无关系。盐商大部分是文
人，大部分有诗文集行世，他们刻书，
出资为文人刻集，和文人唱和，显示
了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实际也如
此）。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只会画
画的不足道，乃至被视为匠人。诗文
之余作画才算高雅。所以，他们非常
讲究画家的文化素养。扬州二马，以
文会友，凡文人来访，进门须先作诗
一首，待审定后，再决定接待等级。
据说丁敬初到扬州，投奔马曰琯，马
问他一些掌故，丁没答出。马又以扬
州风景“青石蓝书黄叶经”为上联，要
丁对下联，丁亦未能对出，马认为丁
才能平庸，于是待之甚薄。后来丁敬
只好跑到杭州去了（扬州绿杨村至今
尚有这副对联，上曰“青石蓝书黄叶
经”，下曰“红旗白字绿杨村”）。这个
故事出处尚不明（丁敬能诗，也许是
后来事），但也道出了盐商重士且更
重诗文修养的事实。还有传说黄慎到
扬州卖画，一度失势，请教金农，方知
在扬州卖画，必须善诗、善书。黄慎
回闽后，学诗成，再回扬州，名气大
振。这些传说还待考证，但其基本精
神还是符合扬州画坛之实的。

从上述小玲珑山馆、休园、筱园等
诗文盛会以及“虹桥修禊”等盛举看
来，盐商是重诗文的，画家如不善诗
文，很难得到盐商青睐。

再说绘画作品销售量最大的扬州
茶肆酒楼、店铺菜馆，主要为商人而
设。商人们坐在茶肆中，读书品诗，方
显情趣，加上受当时风气影响，缺少题
诗的画，一般店馆也是不大愿意买的。

所以，“扬州八怪”的艺术中诗书画
印相结合这一显著特色，虽然是画家们
努力的结果，但盐商所制造的氛围起到
的推动作用，不能忽视。它从内容、形
式各方面限制了画家，画家处于自觉和
不自觉之间，去适应这种由商人有意无
意而限制的内容和形式。顺之者昌，不
顺者去，扬州画坛的大概风格也就自然
地形成了。 （文/陈传席）

商业经济影响下的清代扬州画派


